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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张 渺

这 家 北 京 的 咖
啡 厅 很 平 常 ， 点 单
的 顾 客 仰 头 查 看 水
牌 ， 店 员 取 杯 子 盛
放 饮 料 ， 环 境 喧
闹 ， 有 人 聊 天 ， 有
人敲电脑。

但 它 又 有 一 点
不一样，门店的 14
位员工里，有 7位听
障人士。

这 是 某 知 名 咖
啡 品 牌 在 中 国 的 第
二家“手语店”，今
年 9月正式开业。它
与 北 京 市 残 疾 人 联
合 会 合 作 ， 为 听 障
群 体 提 供 就 业 指
导。7位听障员工有
定制的咖啡课程，7
位 听 人 员 工 则 需 要
学手语。

店 门 口 ， 海 报
上 印 着 “ 用 心 聆 听
爱的声音”，店员围
裙 上 有 特 殊 标 记 ，
墙 上 悬 挂 着 “ 本 周
手语课公告”。

“我们听不见您
的 声 音 ， 但 我 们 很
乐意为您服务。”点
咖 啡 时 ， 顾 客 会 在
柜 台 看 到 这 行 字 ，
下 面 标 有 手 语 “ 谢
谢 ” 的 图 示 和 两 条
提 示 ， 提 醒 人 们 将
小 票 或 订 单 码 给 员
工 看 ， 旁 边 还 配 有
手 写 板 。 出 饮 台 上
方 ， 闪 烁 的 电 子 屏
幕滚动着取餐提示。

一 位 咖 啡 厅 店
员 安 静 地 站 着 ， 接
过 顾 客 递 来 的 手
机，查看单号后，将饮料递给对方。
整个流程并不需要言语沟通。

这种情形让人难以评价。手写板
或手机扫码点单，减少了言语沟通的
必要性，一方面，是科技铲掉工作障
碍，但对店里的一位听障员工来说，
他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，是想获得一
个“自带社交属性”的工作环境。他
原本是位建模师，在电脑前一坐就是
一天，跟同事没有交流的机会。而他
并非全聋，多加练习，说话可能会顺
畅许多。

此外，周末客流量大的时候，站
在这家咖啡厅点单柜台前的，通常还
是听人员工。曾有一些顾客，需要言
语沟通，便寻找着店内的听人员工。

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是，作为消费
者，人们走入这家店，是为了购买商
品、获得服务。他们或许并不介意出
于 好 心 、 接 受 因 沟 通 不 便 造 成 的 麻
烦，比如费时费力。但是必须明确，
做公益不是消费者的义务。

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 数 据 显 示 ， 目
前，全世界约有 4 亿人有听力受损的
问 题 ， 据 《中 国 出 生 缺 陷 防 治 报 告
（2012）》 数据显示，听力障碍是我国
第二大出生缺陷疾病。对于听障、视
障人士来说，能接受良好教育、找到
合适工作的人少之又少。在公益的前
提 下 ， 不 需 要 “ 爱 心 ” 来 成 全 的 工
作，则显得尤其难得。

2019 年，全国残疾人专业康复服
务机构达 9775 个，“康复是残疾人就
业、入学、融入社会的前提，也是残
疾人最迫切、最现实的生活需求”。对
企业来说，招收残疾人士是法律规定
的义务，也是合理避税的手段。

某种意义上，它又成为一个营销
噱头。手语咖啡店开业之后，专门有
顾 客 穿 过 半 个 北 京 来 到 这 家 店 买 咖
啡，只为了“打卡网红店”。

关于听障人士就业，新闻报道里
的故事，色调通常格外温暖。一家开
在 湖 南 长 沙 的 西 点 屋 已 经 经 营 了 9
年 ， 老 板 是 一 位 德 国 大 叔 ， 一 边 开
店，一边给员工授课，迄今已经将 20
位听障人士培训成资深的西点师傅。
疫情期间，西点屋一直在亏钱，但老
板没有裁员，“担心他们在别的地方找
工作没有那么容易”。

相比之下，这家面包店给员工提
供的“培训”，似乎比手语咖啡店的更

“实用主义”。
在山东烟台的外卖送餐大军里，

也有一支“无声骑士团”。他们当中的
许多人，都为拥有一份能自食其力、
又不需要语言沟通的工作而庆幸。

从更广阔的维度上来说，没有一
个人是堪称完美的。

我们相信，无论是科技还是观念
的进步，都会进一步拉平这个世界，
使 每 一 个 “ 缺 憾 ” 都 化 为 平 等 的 日
常。但在更美好的目标实现之前，我
们也必须看到，在很多人面前，技术
削去的“门槛”后不是世界，而是下
一道“门槛”。

比如，在那家手语咖啡店筛选听
障雇员时，企业考虑的因素也不只是
员 工 本 身 的 能 力 ， 还 包 括 “ 家 住 何
处，上下班是否方便”，有没有无障碍
设施完善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使用。

再一次，我们陷入难以判断的局
面——那是一条出于安全考虑的底线，
却也是一条隔绝远距离通勤人士的警
戒线。

这杯咖啡可能有关未来吗

一家付费自习室里张贴的考试科目清单。 张 渺/摄

在付费自习室里学习的人。 受访者供图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张 渺

邓晨阳坐在前台，读着一本最新版注

册会计师考试教材。他已经学完了四分之

一，书页上有他用记号笔画出来的标记。

这是一家付费自习室，推开这扇门的

人，有正在筹备考研的大学生，有试着更

上一层楼的公务员，有瞄准各种职业资格

证的白领，甚至还有想考好下一次期中考

试的初中生。花费每小时几元到几十元，

他们可以在大城市的写字楼里，租到一张

学习桌。

定位北京，用地图软件搜索“付费自习

室”，屏幕上会出现几十个红点。它们分布

在城市各个方位，容纳着各式各样的“人生

规划”。

国内最早的付费自习室，2014 年成立

于广州 。2019 年被媒体戏称为“中国付费

自 习 室 元 年 ”。根 据 艾 媒 咨 询 调 查 数 据 显

示，去年全国新增付费自习室近千家，尤其

是在北京、上海、沈阳、西安等城市。43.2%
的消费者是为了“寻求属于自己的独立空

间”，其次是日常学习、工作和筹备考试。

这些自习室的基础设施很相似，通常

是联排书桌上竖着一道道高隔板。每个独

立的空间都不大，有插座和柜子。

书本翻页声、饮水机出水声，是这些空

间里最“吵闹”的声响。

“家里诱惑实在太多了”

邓晨阳试过在家学习，但“家里的诱惑

实在太多了”。

松软的床、舒适的沙发、电影、电视

剧⋯⋯好不容易，他把自己摁在书桌前，

可又点开了电脑里的射击游戏。缓过神儿

来，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。

这个北京小伙今年 26 岁，去年，为

了准备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考试，他专门

辞了职。

在家学不进去，他去过图书馆。离他

家最近的是首都图书馆，邓晨阳挤上公交

车，晃晃悠悠了一路，等他走到首图大门

口，一看表，已经消磨了 1 个小时。

咖啡厅又太吵，他想，也许有地方可

以专门让人去学习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

邓 晨 阳 上 网 一 搜 ，“ 还 真 有 ”。 最 近 的 一

家，骑自行车只需要 15 分钟。

邓晨阳总算找到了一张合适的桌子。

坐 在 那 个 小 小 的 格 子 里 ， 双 臂 往 桌 上 一

撑，手肘就能抵住挡板两侧。周围都是埋

头看书的人，有陌生人进来，没有任何人

抬头看一眼。整个环境迫使邓晨阳沉下心

来，他这才觉得，“找到了学习的感觉”。

石索 （化名） 也在找这样一个学习的

地 方 。 他 是 一 名 城 乡 规 划 师 ， 老 家 在 湖

北，通过公务员考试来到北京。他已通过

北京的区、市两级公务员考试，接下来他

要参加“国考”。他倒是能沉下心在家看

书 ， 但 父 母 时 不 时 会 推 门 进 来 。 书 翻 两

页，切好的水果送过来了，题做几道，热

水端过来了。父母的殷切，让他开不了口

说“别打扰我”。

工作、考试、在大都市打拼，家人被

他称为“支持者”，可他最喜欢的解压方

式是“换个环境”，从家里出来，他需要

一个只需要学习的地方。

过去，他更习惯去住所附近的大学里

自 习 ， 后 来 疫 情 来 了 ， 学 校 的 大 门 封 闭

了。咖啡厅、图书馆、书吧⋯⋯他找了一

圈，最后才把目光投向付费自习室。

“这种模式，符合现在都市年轻人的

需要。因为现在 ， 考 试 很 重 要 啊 ⋯⋯ 就

得考！”考试是石索力所能及的事，他想

通 过 这 种 方 式 ， 走 到 所 能走到的“最远

的地方”。

据 教 育 部 数 据 ，2020 年 全 国 考 研 报

考人数是 341 万人，比前一年增长 51 万。

2020 年 ， 注 册 会 计 师 全 国 统 一 考 试 共 涉

及 160.7 万余名考生、448.8 万余科次，司

法考试的报名人数是 69 万人。

许多人都在找一张学习的桌子，背着

书包的初中生，学校里没有专门的自习室，

家里有爷爷奶奶，还有狗。忙于养家糊口的

中年男人惦记着考证，书没看几页，孩子就

哇哇哭了。

有 个 自 称 在 职 场 混 迹 多 年 的“ 老 油

条”，坐在自习室的小格子里，起初还有一

点点“喘不过来气”，不能叫外卖，也不能刷

手机。但他开心地发现，不到 4 小时，自己

在这个“小黑屋”读完了“心心念念的两本

书”，还“认真做了笔记”。

“意犹未尽。”他感慨。

26 岁，总不能还跟父母要钱

在自习室学了一年，邓晨阳每天埋头

看 4 个小时书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 2020 年

9 月，一个消息传来，北京地区本该在 10
月中旬进行的“注会”考试，受疫情影响

取消了。

邓晨阳还好，但同一家自习室里另一

个 备 考 女 孩 ，一 听 说 这 件 事 ，在 那 张 桌 子

前，当着满屋子人，“哇”一声就哭出来了。

“又多出来一年的复习时间”，邓晨阳

安慰自己，考试时间逼近的焦虑也有所缓

解。但他迅速陷入新的困扰——生计。

为 了 备 考 ， 已 经 工 作 两 年 的 他 辞 职

了 ， 脱 产 学 习 太 久 ， 积 蓄 都 花 得 差 不 多

了。

“我都 26 岁了，总不能一直跟家里要

钱吧？”

他坐在前台边的椅子上，几间阅读室

的门都关着，接待大厅足够安静。如今，

他就是这家付费自习室的“前台小哥”。

“我观察挺久了。”邓晨阳笑了起来，

“在这儿打工，也不影响我学东西。”

这家自习室拥有预约系统，老顾客可

以在手机上付费，选择学习时间段。他们

背 着 各 自 的 学 习 材 料 ， 直 奔 最 熟 悉 的 桌

子，到点离开，系统会自动扣费。

在这座写字楼里，这样的付费自习室

不止一家。邓晨阳打工的这家占了两层空

间，其中一层提供 24 小时服务。

“中关村那边考研的学生比较多，这

边考证的白领更多。”邓晨阳向中青报·

中青网记者介绍。

这些小小的自习室，挤在北京大望路

一栋写字楼里。斜对面是年销售额 135 亿

元人民币、拥有超过 900 个知名品牌的商

场。日均客流量 122 万人次的一号线地铁

从地下穿行而过。开往燕郊的公交车从这

座写字楼的对面发车，日复一日将住在城

郊、工作在 CBD 的白领搬来运去。

所有来自城市中心的喧嚣和繁华，都

被铺着半厘米厚隔音材料的墙体挡在自习

室外面。

从顾客变成工作人员，邓晨阳要处理

的事情，还包括调节自习者之间的矛盾，譬

如“静音区”来了敲键盘、点鼠标的人。

“没人吵架，最多跑来跟我说，能不

能去跟那些影响别人的人提醒一声。”邓

晨阳说。

这份工作收入不高，但轻松，对还在

备考的他来说非常合适。

作为另一家付费自习室的老板，陈乐

人觉得，这种机构的出现源于韩剧 《请回

答 1988》， 后 来 就 在 中 国 火 起 来 。这 部 剧

大约从 5 年前开始热播，剧中主人公家里

人多，学校也不提供上自习的地方，只能去

付费自习室。

陈乐人在门口的公告板上贴了两大页

近期考试清单，从 10 月到 12 月的 90 天里，

有 54 次项。

考 试 时 间 分 流 了 上 自 习 者 。10 月 一

过，考“教资”和“注会”的就消失了，12 月

一过，考研的也撤了。到了寒暑假，初高中

的学生就出现得多起来。

清 单 旁 边 贴 着“ 独 享 安 静 ”之 类 的 便

签，还有一张去年年底贴上的喜讯：“前台

小哥哥收到飞行员录取通知了！比心！”

喜讯里的人是前任老板的亲戚，去年

专门来北京参加考试，于是也来这里，一边

当前台，一边突击准备，直到梦想实现。

在石索看来，人生就是要考着考着往

前走。

他算了算，自己 30 岁的人生，不是

在考试，就是在筹备考试的路上——考高

中，考大学、考研究生、考公务员⋯⋯考

上人人羡慕的北京市公务员，考试之路也

没有停止。

今年春节，石索见了女友家人，商量婚

事。他工作稳定，但“没有房子，怎么算是在

北京立足”。

他的同学里，也有几个在北京工作了

几年，因为买不起房，陆续回了老家，石索

看着他们漂来又漂走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

次考试上。

“考进部委，有望解决住房。”

有白领一边扒饭，一边看书

石索选择的是陈乐人的店。

在这之前，这间自习室属于陈乐人的

两个朋友，他接手只有半年。很多人不清楚

他在张罗什么，陈乐人把店里的照片贴在

朋 友 圈 里 展 示 ：“一 个 让 人 好 好 学 习 的 地

方！”

经 营 这 家 店 占 据 了 他 如 今 大 部 分 时

间，每天早上 8 点半开门之后，他在吧台后

面一坐就是一整天，直到晚上 10 点半最后

一个客人离开，再进行清扫。

开业将近半年，店里进行了一次系统

更新，顾客可以用手机预约和付费，陈乐人

把大部分工作交给电脑进行，不用被接待

工作牢牢绑在凳子上。

10 月底，陈乐人收到了一个差评，“地

方太小了”“不通风”。收到这个评价的时

候，他刚把休闲区放茶叶和小吃的简陋四

角桌，换成了原木色的餐边柜，店里还添置

了打字机和共享充电宝。

他挺过了疫情期间的停业阶段，最近，

自习室的经营状况正在变好。许多学校延

迟开学，走进自习室的学生不少。

周末，许多人一早就背着书或电脑来

了，一坐一天，学到晚上才走。看书的、敲代

码的，分别属于静音区和键盘区。

平时的人少一些，有晚上才来的，还有

白领趁着午休、拎着盒饭冲进来。一边往嘴

里扒饭，一边看书。

“平均下来，每天 20 多人。”陈乐人的

妻子说。

还有家长周末把孩子送过来上自习，

到 点 了 再 来 接 。13 岁 的 女 孩 子 正 在 上 初

中，跟店主夫妻打招呼，一声“叔叔阿姨”，

让自诩还年轻的老板娘哭笑不得。

她有一份策划工作，只有周末才来帮

丈夫看店。她给店里挑选了纯色的窗帘、方

格的桌布。休闲区的桌上，辣条和蜂蜜梅饼

免费供应。

饮水机上的纸杯也是她专门挑的，比

普通的一次性纸杯更厚、更大，可以“少接

几次水”，能让人踏实坐着，多学一会儿。

每个月，陈乐人要支付将近 2 万元的

房租和不少水电费。为了节省成本，他没雇

人。自习室提供的服务，每小时收费 12 元，

办理月卡会让单价下降到 9 元左右。价目

表上有月卡、季卡、年卡、次卡等，算下来，

单价都不一样。

但究竟哪一种卡最划算，老板并没能

耐下性子来计算。曾经有一个考“注会”的

人上自习，顺手帮店主仔细算过。

“没记住。”老板娘眨眨眼睛。

付费自习室——

那些小格子里的扩张梦

□ 刘 言

“双 11”即将到来之际，篮球明星郭艾

伦的一款背包突然“火了”，不是因为它在

促销，而是球迷在四处打听，什么样的背包

能值 115 万元？

11 月 8 日，郭艾伦收到了 CBA（中国男

篮职业联赛）联盟开出的 115 万元巨额罚

单 。相 关 处 罚 文 件 显 示 ，他 在 上 赛 季 的

CBA 比赛中 3 次“乘坐球队统一交通工具

往返赛场和住所的过程中”和一次赛前训

练时，未按规定“使用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

伴指定的装备”。

或许是为了展现处罚的说服力，本次

CBA 联盟在通报结果时，还清晰地列举了

每 一 次 违 规 的 证 据 图 片 ，郭 艾 伦 所 背 的

Jordan 牌白色背包格外惹眼，在 8 月的一周

内被记录 3 次。按照联赛《纪律准则》规定，

首次出现前述违规行为罚款 3 万元，第二

次罚款 42 万元，第三次及以上每次罚款 60

万 元 。加 上 一 次 训 练 时 的 违 规 罚 款 10 万

元，导致他总共被罚 115 万元。

和郭艾伦一起受罚的还有广东队、北

京队等多家俱乐部的 10 名球员、教练员，

总罚金达到 542 万元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

成罚款缴纳的球员，将自动被处以停赛、限

制从事与赛事相关的活动等处罚。这次，他

们没有在赛场上犯规，却听到了场外响起

的“犯规哨”。

对 此 ，CBA 联 盟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，装

备违规行为违反了联赛装备相关规定，损

害了赞助商权益，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同时，

CBA 联盟在未来也将积极探索，寻求联赛

赞助商商业权益保护与球员商业价值实现

之间的平衡和共赢。

不过，这一处罚却引发球迷广泛讨论。

从金额看，徐杰、王薪凯等球员违规一次就

被罚款 50 万元，这个数字超过了球员的年

收入。而郭艾伦上赛季第一次违规时并没

有收到警告和罚单，一次性被罚了 4 次违

规。甚至本赛季已经不在 CBA 效力的美国

球星林书豪，也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 55

万元罚单。CBA 联盟被质疑事先并没有发

出警告，而是事后“秋后算账”，在程序上存

在问题。

按理说，CBA 联盟要维护战略合作伙

伴的品牌权益、遵守双方的合同约定，这合

乎商业伦理，符合相关法规，可处罚为何引

发了这么大的争议呢？

体育记者贾磊的报道显示，CBA 联盟

之所以突然公布这么多处罚，是因为受到

联赛赞助商李宁方面的质疑。

今年 6 月 CBA 率先复赛之际，为了显

示来自全球的支持，在球场观众席上摆放

了全球各大篮球联赛的球衣，导致联赛官

方赞助商李宁的竞品球衣标志出现在赛场

上，这些照片也被媒体广泛传播。

因此，李宁公司根据合同扣减了上赛

季的部分赞助费，并在 CBA 新赛季发布会

第二天就向 CBA 官方提出了抗议，要求在

新赛季赞助款中核减部分赞助经费。除了

这次看台球衣事件，李宁公司向 CBA 方面

提交了大量联赛中自己商业权益受到损害

的证据，其中也包括此次涉事球员违规的

图片证据。

报 道 称 ，为 了 安 抚 李 宁 公 司 的 情 绪 ，

CBA 公司重拳出击，开出重磅罚单，对这

些违规行为进行了一并地、追溯性地处罚。

对 体 育 赛 事 的 赞 助 可 以 追 溯 到 1852

年，那时美国的新英格兰铁路运输公司向

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划船队提供赞助,免

费运送他们前去比赛。在公司的大力宣扬

下，上千名体育迷购票搭乘他们的火车前

往观看比赛。

100 多 年 后 ，体 育 赞 助 早 已 和 职 业 体

育密不可分，助其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，可

以说体育运动的职业化发展得益于此。当

你在电视机前随着赛事大呼小叫时，场地、

运动装备上的各种广告也“强制性”进入你

的视线。作为软广告，它不易招你反感，也

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。

现今职业体育联赛的赞助商体系源于

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赞助商体系。当时

的洛杉矶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首次推行了

“少而精”的奥运赞助策略，在提高赞助价

格的同时精简了赞助商的数量，并规定每

个行业类别中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，此做

法最终使当届奥运会的赞助收入和赞助营

销效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，也让双方实现

共赢。

这种模式下，赞助商根据投入的不同，

会获得相应的赞助权益。包括冠名权、装备

赞助权、球衣广告权等在内的权益，就成为

赞助商的核心权益。它们数量极少或唯一、

具有排他性质，也是推广效果最好、影响力

最强的权益。当然，价格也最高。

与此同时，体育领域的佼佼者们也收

获了青睐，他们为相关产品代言，获得不菲

的收入，甚至推出了自己名字命名的体育

运动产品。不过，这也为赞助商之间的冲突

埋下了伏笔。

在 1992 年 巴 塞 罗 那 奥 运 会 上 ，迈 克

尔·乔丹领衔的美国男篮“梦之队”轻松地

击败了所有对手，获得冠军。按照规定，在

领奖时，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换上绣有美

国国旗和赞助商锐步商标的领奖外套，但

是“梦之队”的成员中包括乔丹、皮蓬等一

半球员都与耐克签约，他们拒绝穿锐步外

套上台领奖。“梦之队”球员穿着锐步的外

套，外面再披美国国旗以遮挡锐步商标。美

国媒体当时批评这些队员“对耐克的忠诚

超出了对国家的忠诚”。

类 似 的 事 件 还 发 生 在 2018 年 雅 加 达

亚运会上。在游泳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，孙

杨拿下 200 米自由泳金牌，但在赛后颁奖

典礼上，他并未身穿安踏提供的中国代表

队 统 一 服 饰 ，而 选 择 了 代 言 品 牌 361° 外

套，这引起了安踏方面的强烈不满。此后两

个比赛日，尽管孙杨领奖时还是穿上了安

踏的领奖服，但他选择用吉祥物和国旗将

商标遮挡起来。

这背后也充满了赞助商之间的博弈。

2012 年 ， 李 宁 公 司 曾 以 5 年 20 亿 元 的 价

格成为 CBA 联赛的唯一官方指定装备赞

助 商 ， 当 时 合 同 里 规 定 ， 李 宁 装 备 将 成

CBA 指定装备，所有本土球员都必须穿

李 宁 。 但 一 些 大 牌 球 星 又 已 经 签 约 了 赞

助商，怎么办？CBA 推出了一大特色措

施，俗称“特许穿鞋权”。每赛季给出若

干 特 许 名 额 ， 允 许 个 别 球 员 穿 着 其 他 品

牌 的 球 鞋 ，不 仅 费 用 不菲，而且要遮盖球

鞋标识。

2016 年 ，由 于 赞 助 商 之 间 的 利 益 冲

突，CBA 没有给出“特许穿鞋权”，也引起

一阵风波。当年 11 月 2 日，刚刚从 NBA 回

归的 CBA 球星易建联在比赛第二节一次

防守后当众脱下赞助商李宁提供的球鞋，

光脚走下球场。换上自己签约的耐克球鞋，

准备重回球场比赛，但由于不符合规则而

被比赛监督禁止重新上场。就在观众都以

为易建联将不再上场时，第三节易建联又

穿着违规球鞋登场比赛。此前，耐克签约的

球星周琦、王哲林已经表达过类似的不满。

次日，易建联发表道歉声明称，“由于

当 时 脚 的 不 适 与 疼 痛 感 一 度 让 我 情 绪 起

伏，在场上做出的不适当行为，造成不良和

负面的影响，在此深感抱歉。我们都应有责

任去维护好我们自己的联赛,如有责罚我

愿接受。”对此，篮协仅给予易建联通报批

评、停赛 1 场的处罚。

赞助商的真金白银，大牌运动员出于

个人利益可以置之不理，但却是职业体育

联盟不得不考量的。2017 年，李宁与 CBA

签订此后 5 年的赞助合同时，价格由此前

的 5 年 20 亿元降到 5 年 10 亿元，与这次风

波恐怕不无关系。

11 月 8 日，CBA 联盟负责人接受新华

社采访时表示，联盟这次对于违规事件的

认真处理，有益于加强现有联赛合作伙伴、

赞助商们与联赛合作的信心，也向尚未成

为联盟合作伙伴的品牌公司展示了联盟的

职业态度。

郭艾伦等球星受罚，一方面是 CBA 联

盟向“不职业”的球员吹响了犯规哨，球员

们也应该意识到，既然联盟跟赞助商有严

格的穿着协议，穿着其竞品是相当不职业

的行为。但另一方面，恐怕是赞助商和职

业体育给 CBA 联盟敲响的警钟。既然和

联盟赞助商达成了相应的协议，就应该按

章办事，保证赞助商的合法权益，而不是

带头违规，再拿球员当反面典型，日常的

监管和提醒同样重要。而在处罚时，也要

厘清流程和尺度，不能指望把赞助商少给

的钱从球员身上要回来。要知道，罚款是

手段而不是目的。毕竟，“按这个上面的

罚款买尔丹可以回家卖羊肉串了！”受罚

的深圳队老将买尔丹已经退役的哥哥买吾

兰在微博上说。

场外响起的“犯规哨”


